
对舍利瘗埋中国化命题之反思

——“地宫”背后的多样古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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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主要对舍利瘗埋的“地宫”概念、空间性质进行研究，发现宋以前的舍

利瘗埋空间称为“地宫”并不恰当，宋以前舍利瘗埋空间被视为与塔一体，而且古人并不视

其为墓葬，而视之为储物空间与供养空间性质并存。进而考察了佛教中国化的内涵差异、舍

利崇拜在中国的阶层差异、崇拜方式差异等几个方面，反思了基于考古类型学研究基础上建

立的舍利瘗埋中国化命题，认为这一命题由于没有考虑到上述议题而过于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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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佛教与舍利传到中国以来，中国在佛塔下或者佛塔顶部陆续发现了古代留存的舍利与

相关舍利容器，与供养器物。前者一般称为“地宫”，后者称为“天宫”，特别是法门寺地

宫的发现，这在考古界、历史界、宗教界对于舍利瘗埋形制与沿革的大量研究，并提出了归

纳性命题：舍利瘗埋中国化，这一命题也基本被学界认可，但是其背后蕴含的“地宫”称谓、

佛教中国化与舍利瘗埋中国化的关系并没有清晰的论述与反思，本文正是要对上述两点尝试

展开讨论，进而把舍利瘗埋中国化这一“常识”问题化，希望引起更多的相关研究。

一、舍利瘗埋中国化命题的内涵与版本

（一）版本一：渐变发展说

冉万里的《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的研究》是这一解释范式的代表作，这一范式对于舍

利瘗埋中国化的解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开始了舍利瘗埋，隋朝时期，中国舍利瘗埋逐

渐采用了地宫的形式，舍利地宫成为研究的梳理线索；舍利瘗埋方式、地宫形制与中国古代

墓葬特征接近，到了元明朝时期，舍利崇拜的重要性下降，地宫的规模与供养等级也呈现衰

落。概括而言就是将中国舍利瘗埋视为一个单线发展的制度，这一线性发展过程有起始与衰

落[1]。

渐变发展说在考古学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研究的重点与代表个案是对法门寺地宫的研

究，发现法门寺地宫有很多特征与中国古代墓葬特征相似，三室的结构、甬道、出现棺材形

制的舍利容器、比天子九重棺椁低一级的八重宝函[2]，进而以点到面，系统研究了地宫特征，

进而归纳出一个命题——舍利瘗埋中国化[3]。

这一命题的论证是建立在考古研究中类型比较基础上的，舍利瘗埋出现了中国传统墓葬

形制，而古代中国本土性质的一个重点就是中国传统墓葬。

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渐变发展说范式下展开的研究并没有将整体空间视为研究对

象，而是通过指出法门寺地宫中种种与墓葬的形制类似的部分特征，来建立舍利瘗埋与佛教

中国化的联系，所以并没有研究从整体空间形制上去直接论证法门寺地宫就是墓葬空间，而

是通过指出作为局部特征的墓葬形制，将认知点导向墓葬说。

（二）版本二：创制突变说

这一范式对于舍利瘗埋中国化的解释是：同佛教发源地古印度相对比，中国创造了一种



新的舍利瘗埋制度，而这一转变就是隋朝使用统一规格的盝顶石函来瘗埋舍利，这就结束了

南北朝时代通过对古印度舍利崇拜方式、舍利容器、和舍利瘗埋方式的模仿，而创制了中国

原创的舍利瘗埋制度，隋朝在全国新建舍利塔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宣誓性质[4]。

（三）对上述两种解释范式的反思与对比

1.解释系统性与解释范围

渐变发展说则更为系统，它的历史跨度更大，从隋朝开始直至明朝，体现出了一个舍利

崇拜从起源到发展到衰落的过程，渐变发展说的解释范围和涉及到的资料全面。这种解释系

统性与解释范围的广度是创制突变说所无法比拟的，渐变发展说更符合考古学的对某一研究

主题（舍利瘗埋与地宫）纵向归纳与梳理。创制突变说进一步的概括隋之后的舍利瘗埋，不

够全面。但是就参照点选择的科学性而言创制突变说更具有优势。

2.解释参照点的选择

渐变发展说的参照点是中国古代墓葬，参照点选自中国内在，所以称为内在参照点；创

制突变说的参照点是古印度的舍利崇拜与舍利容器，可以称为外在参照点。表面上看渐变发

展说参照点是更为具体的，它有明确的参照对比点，舍利的瘗埋制度与中国传统墓葬相似，

它的参照点有一个中国化具体的内涵——中国传统墓葬。但是仔细考证中国墓葬会发现，是

否存在中国传统墓葬这一理想类型是值得商榷的[5]。中国古代墓葬这一参照点并不是一个常

量、而是一个变量，不同时期的墓葬特征是有不同的，如果再同一时期内发现舍利瘗埋与同

时期的墓葬特征有相似，这一论证逻辑还是可行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死亡观、死后世界观本

来就由于佛教的引入、产生了变化，汉以及汉朝以前中国墓葬讲究厚葬、事死如事生，随着

佛教到道教在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兴起，中国死后观念更加具体，净土观、地狱观逐步进入中

国死后世界图示，佛、道教装饰出现在了中国墓葬之中[6]，这一变化是否会反过来影响中国

的舍利瘗埋？也就是说，二者的相似更有可能是佛教与中国墓葬相互影响所致，而非单向影

响。

创制突变说的参照点选择更为科学，比较视野选择更为开阔，要谈舍利瘗埋中国化就要

先了解舍利的发源地，古印度舍利瘗埋与崇拜方式，只要中国发展出与印度不同的舍利瘗埋

制度，就说明完成了舍利中国化，但是只能概括隋朝大业石函这一情况，而无法进一步展开

舍利瘗埋中国化这一命题的长时段叙事；从学科角度讲，渐变发展说范式下的舍利瘗埋中国

化是建立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基础上的，在丰富的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的考古类型学的研

究，建立了关于舍利地宫的宏大叙事，而被业内同行认可，而创制突变说是属于考古政治学，

在考古界中影响力也远不及前者。所以本文的主要反思考察对象为考古学范式下发展出的舍

利瘗埋中国化命题。

二、“地宫”还是“石室”

（一）“地宫”概念的出现

可见地宫这一称谓与中国古代的墓葬文化有关，它象征着地下的死者空间。但是直到宋

代，才将瘗埋舍利于塔基中的场所称为“地宫”。宋代以前的文献，均未将安置舍利的场所

称为“地宫”。山西猗县双塔寺西塔地宫（1069）《大宋河中府猗氏县妙道寺创建安葬舍利

塔地宫记》：“以选胜地，深砌地宫，金棺银椁以备葬[7]。”河南邓州福胜寺塔基地宫出土

的《邓州龙兴寺大悲院地宫记》，则直接题记为“地宫[8]”。

从时间上考察，如果沿用古人的用法，就不应该将宋朝之前瘗埋舍利于塔基中的场所称

之为“地宫”，隋朝埋在塔下的舍利石函是永久安放的，也体现了将舍利瘗埋空间与塔视为

一体。南北朝与隋朝的舍利瘗埋空间是是不能称为地宫的，从南北朝到隋都是塔基空间下的

舍利瘗埋空间，这一空间仅仅可以容下盝顶石函与相关的舍利容器，完全没有石室的形制，



舍利瘗埋空间与塔是一体的，从建塔发愿的供养文来看，功德主要在于建塔而不是舍利，灵

塔并没有被视为一个地上与地下的世界两部分组成，舍利石函为塔提供了灵。隋朝最为常见

修辞在塔下安放舍利的表述是“奉安舍利，建造灵塔[9]”。

古代文献中关于法门寺迎奉舍利的记录也从来未有“地宫”这一词汇，而是用了“开塔

供养”这一表述，唐人没有使用地宫这一概念，法门寺地宫在古文献记录上有多次开塔供养

的记录，地宫的长期封闭状态并不意味它与地上世界是隔离的地宫有通到地上的出入口设

计，它应当视为宝塔的一部分，法门寺唐代木塔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同样拥有地宫的小雁塔

可以成为一个参照.
小雁塔塔的底层地面置留着一个 1 米见方的水泥盖板，揭开盖板露出一个深约 3 米的竖

穴洞，顺梯子下到洞底是一个 1.5 米见方的空间，即为地宫前室，其北面有一个高不足 1 米

的拱券甬道，弓身爬过甬道，又是一个 2 米见方的后室，室顶为砖券的攒尖穹窿式，高约 3
米，室内四周和地面全有青砖铺砌，地宫完全是 1300 年前唐代的结构[10]。

法门寺地宫虽然有放置真身舍利的密龛，但是地宫在唐代肯定有一个地上入口，用做进

行开塔供养的相关仪式。这也从侧面说明唐人并非将其视为墓葬空间，这也反映出唐朝，地

宫与塔被视为一体的。

（二）空间性质——储物间？墓葬？供养空间？

依旧以法门寺地宫为例，虽然有棺材形制的舍利容器，但是不足以从舍利容器反映的意

义去推断整个法门寺地宫的空间性质；虽然有八重宝函类似八重棺椁，但是确实没有椁；法

门寺地宫虽有甬道，但是高度与通道大小并不符合中国古代视死如归生的空间大；皇家恩赐

珍宝虽有三室布局但是由于太多，而呈现堆磊状态，并非死后生活状态；最为重要的证据是

法门寺《物帐碑》的开头：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

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如后，此碑文说明了皇家确实将真身舍利视为释迦牟尼人格化的代表，

对其进行了恩赐；法门寺地宫即出土了佛教、密教的法器（锡杖、阏伽瓶、阏伽水碗等），

也出土了与佛教无关的皇室珍宝，特别是伊斯兰琉璃器；它还有三十年一开的传统[11]。所以

严格来讲，法门寺地宫的空间性质既具有皇家储物间性质也具有佛教供养空间性质，而与中

国传统墓葬的空间联系是最微弱。

直到宋代，舍利瘗埋真正转变为了具有墓葬空间的地宫。随着佛教对于社会的影响，在

地宫中进行舍利安葬，出资供养，成为供养者乞求与佛祖来世同进涅槃、或者保佑亡故亲友

与佛共入极乐世界[12]，宋代的舍利瘗埋出现了明确棺椁的完整造型，被发掘出的前朝残破佛

像也被重新安葬，在棺底部出现了佛祖造型，安葬舍利民众的感情表达也与安葬重要人物一

样，这时可以明确看出宋代舍利瘗埋真正转变为了地宫墓葬[13]。地宫中安葬舍利不仅仅是民

众表达对佛的崇拜，而且也有个人的诉求，宋代的舍利安葬就与唐代有不同的宗教意义。这

样对的民众诉求与民众参与使得原本在唐朝被社会上层垄断的舍利供不应求，各种舍利的替

代品大量出现，考古发现，将舍利按照安葬亡者的方式在宋代是最多的[14]。

（三）舍利“地宫”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

考古学范式下舍利瘗埋中国化命题中的研究对象“地宫”的定义为“修建于塔基下用来

瘗埋舍利的场所。”从时间上讲，并没有严谨依照古代“地宫”这一词汇出现的时间，来界

定研究对象，而是泛指一个空间场所，这样也让确立了研究范围。考古学用“地宫”来修辞

佛塔舍利瘗埋的场所并不仅仅是基于研究发现某些佛塔地宫（特别是法门寺地宫）与高级皇

家墓葬相似，而是自宋代后“地宫”在概念和指涉上逐渐与死亡和陵墓相联系。在现代汉语

中“地宫”定义为[15]：地下的宫殿，特指帝王后妃的墓穴。《红楼梦》第五八回也提到：“这

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如今请灵至此，还得停放数日，方入地宫。” 可见“地宫”这

一称谓在今天已经与中国古代的墓葬联系起来了，它象征着地下的死者空间。

但是随着佛教对于社会的影响，在地宫中进行舍利安葬，出资供养，成为供养者乞求与



佛祖来世同进涅槃、或者保佑亡故亲友与佛共入极乐世界[16]。地宫中安葬舍利不仅仅是民众

表达对佛的崇拜，而且也有个人的诉求，宋代的舍利安葬就与了唐代不同的宗教意义。这样

对的民众诉求与民众参与使得原本在唐朝被社会上层垄断的舍利供不应求，各种舍利的替代

品大量出现，地宫舍利安葬在宋朝的方式和考古发现的数量是最多的。

三、结论和讨论：多样中国化内涵的反思

可见，将瘗埋舍利于塔基中的场所称之为“地宫”并非完全来源于古代，而是经历了现

代考古学制造与建构，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又反作用于社会舆论与社会认识、重大的考古遗迹

在日常生活中的命名与使用，都维系着“地宫”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它对中国古代舍利瘗

埋制度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在学术研究上界定了一个连续的考古学理想类型，成为一个独

特的研究对象。但是从学术角度上讲“地宫”并没有体现中国古代舍利瘗埋空间上的性质与

意义的时代变迁，任何学术研究虽然来源于常识，但是需要与常识保持一定距离才可以更接

近真理。已有研究采取用塔基指代塔下舍利瘗埋空间[17]，或者用“石室”称谓来替代缺乏严

谨性的宋之前舍利瘗埋空间[18]。

除了上面对“地宫”概念和空间性质展开对舍利瘗埋中国化命题反思外，要更深入的反

思之一命题，还需要对舍利崇拜的变迁、阶层差异，佛教中国化的情况几个角度展开。由于

篇幅所限，以上几点仅做简单论述，不做细节展开。

古印度的舍利是用来进行公开的仪式性崇拜，所以其容器也多为瓶或钵[19]，魏晋南北朝

时期舍利崇拜流行于中国贵族社会上层，具有私人祈求功德的涵义，容器还是沿用古印度风

格；隋朝则用全国兴建舍利塔，并使用统一的舍利容器大业石函，通过统一的宗教政治意识

来宣称全国的统一和隋政权的统治[20]，法门寺地宫反映的则是仅限于唐代宫廷皇室的舍利崇

拜，游牧名族出身的唐朝倾向于使用金银器作为容器与供养器物，在舍利宝函中也体现了这

一点，宋代上面已经提到，不再重复。

期间，佛教的中国化也有内在差异，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具有密教特征的 45 尊宝函，同

时代史书记载开塔供养需要做七天法事方可进宫，应是密教法事；而宋代佛教进一步平民化

大众化，净土宗经一部在民众中流行，这也反过来影响到了舍利瘗埋；北方的金朝却回归到

古印度风格的小型金浮屠作为舍利容器[21]。

对舍利瘗埋中国化命题中的中国化深入探究绝非一言可以概括，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上层、贵族皇室的舍利崇拜能否代表中国？有没有一个理

想类型的中国墓葬空间？“佛教中国化”本身这一命题是否有值得反思之处[22]？总之舍利瘗

埋中国化这一命题是体现不出多内涵的“佛教中国化”与“中国”的差异。

（原载于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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